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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极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储
存着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万份植物种子的

“备份”，以防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因灾
难而绝种。科学家对这座“植物诺亚方
舟”将要应对的“灾难”的设定，包括自然
灾害、疫病、战争，甚至“世界末日”。

眼下，这座“末日种子库”正在受理
建成 7 年多来首次提取种子备份的申
请，这一申请来自战火煎熬中的叙利亚。

首取备份

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食物进化
的历史。设想有一天，地球因核战争、自
然灾害或气候变化等灾难导致食物紧缺，
人类将如何延续？也许，散布在全球各地
的一千多处种子银行可以化解危机。就
算这些种子银行也被摧毁，人类还有一个
号称最安全的种子基因储存库——斯瓦
尔巴特全球种子库，又名“末日粮仓”。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位于挪威北部
斯瓦尔巴群岛，由挪威政府出资建造，与
北欧基因资源中心、全球农作物多样化基
金会等组织联合运营。

挪威农业部专家格蕾特·埃维延 21
日说，位于中东地区的国际干旱地区农业
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向斯瓦尔巴种子库提
出申请，要求取出先前存入这里的 325
盒、总计11.6万份农作物种子“备份”中的
近130盒。

按照埃维延的说法，这是斯瓦尔巴种
子库自2008年建成以来首次提取库存。

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总部原
本设于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在当地一
个“基因银行”中保存着小麦、大麦等适应
当地干旱气候的农作物种子。叙利亚危
机2011年爆发后，阿勒颇持续战乱，这个
种子库勉强维持冷藏等部分功能，但难以
继续培育并对外提供种子。国际干旱地
区农业研究中心总部2012年迁往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而阿勒颇种子库储存的部分
种子则在战乱中被毁。

所幸，被毁的种子在斯瓦尔巴种子库还
有备份。埃维延说，这些来自阿勒颇的种子
中，不少耐旱性强，培育出的作物能够经受
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不仅适用于中东地
区，也可种植在澳大利亚、非洲等地。谈及
提取阿勒颇种子库被毁种子备份，全球农作
物多样化基金会发言人布赖恩·莱诺夫说：

“以这种方式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正是斯
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目的所在。”

“末日地窖”

作为保护地球物种多样性、预防人类
永久丧失某些粮食基因的“保险箱”，全球
大大小小的种子库数以千计。不过，这些

“保险箱”并非完全保险，不时因天灾人祸
遭受损失。例如，菲律宾的国家种子库曾
毁于洪水，重建后又因火灾被毁；在阿富
汗、伊拉克等战乱地区，当地种子库损毁
严重。

斯瓦尔巴种子库坐落于北极圈内距
离极点 1000多公里的山体中，独特的地
理位置使它相对远离上述种子库面临的

“天灾人祸”。这座种子库2008年2月投
入使用后，接纳了来自全球多地国家性、
地区性和国际性种子库的种子“备份”。

据挪威政府官方网站介绍，斯瓦尔巴
种子库目前储存着来自全球各种规模基
因银行超过4000个植物物种的86万份
种子备份，包括豆类、小麦、稻米等人类赖
以生存的农作物种子。

斯瓦尔巴种子库建在地下 100多米
处，室温常年保持在零下18摄氏度，以长
久保存种子的生命力。由于位于极地永
冻土层中，即使意外停电，种子库内的温
度也能在至少200年内保持在零摄氏度
以下。因其可靠的储存条件和安全设计，
这座种子库被视为可以运行到地球毁灭
的“末日地窖”。

2014年 10月已有多批种子被运到斯
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储存起来，其中最多的
来自保加利亚、哥伦比亚、印度。这些种
子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种繁
多，包括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珍珠粟、
茄子、鹰嘴豆和花生等。原产自非洲的许
多蔬菜种子，如黄秋葵、苋菜、吊兰和麻锦
葵等也在其中。

北极世界末日种子库首次开库取种
原本人们希望这个设计为物种最后拯救的“诺亚方舟”永无机会派上用场

终极版“种子银行”原本永
作“备份”

据估算，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万种
可食用的植物，包括10万种稻米、1000
多种香蕉……这些农作物的种子，小如
罂粟花种子，大如椰子，都蕴含着无价
的植物 DNA。然而，据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估计，地球上农作物物种已经
消失了75%。

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全世界建
设了 1400多个“种子银行”，这其中既
有世界银行、粮农组织与联合国资助的
储藏机构，也有中国、英国等国家的大
型储藏所，还有大学与研究室管理的小
型储藏室。它们都保存着植物的种子、
花粉、孢子——简而言之，储存物种是
这些“种子银行”的主要功能。就像钱
存入了银行，存入和兑取都取决于需
要，非常自由。

例如，收集了 2.42 万种植物种子
的英国基尤千年“种子银行”，它会定期
存放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种子，一旦
某种植物灭绝，能随时从“种子银行”中
起用种子，以便恢复这个物种。

然而，这些“种子银行”也很脆弱，
它们要面临战争和天气灾害的威胁，还
存在缺乏充足的资金、完善的管理和先
进的设备等问题——在全球1400多个

“种子银行”中，只有十几个达到国际标
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种子银行就
在战争中被毁灭。

为增强保护植物多样性的能力，从
上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就一直在构
想有别于“种子银行”的储存概念——它
要有足够大的容量，以最先进的储藏技
术维持所有种子最长的生命期限，为全
世界的“种子银行”做好备份，它不必存
取自由，但必须能抵抗任何天灾人祸，即
便是核战争爆发、小行星撞地球这样的

“世界末日”来临，也能保护种子的安全。
“末日种子库”由此诞生，只有在外

界没有种子可用的时候，才能动用这里
储备的“生命之种”。这里将是人类面
对毁灭性灾难时的“诺亚方舟”，即使生
物都会毁于一旦，幸存的人类也还能取
出这里存放的种子，将它们唤醒，重新
耕种土地。

即使修建了“末日种子库”，也只能
保存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野生物种的多
样性。正因为如此，挪威人希望用“末
日”这个词，来警醒人们，如果人类对自
己的行为还不加管制，那么地球的末日
可能真的会到来，即使能有保障，也希
望永远都不必启用。 （宁晚）

在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
有数十万粒种子沉睡在极地冻
土之下，即便爆发核战争或遭
受恐怖分子袭击，即便南极冰
盖融化，桑田化为沧海，也无法
惊扰它们的梦。这里就是斯瓦
尔巴全球种子库——人们称其

“为世界末日而准备”的“种子
方舟”。挪威政府为建造“末日
种子库”耗费了300万美元左右
的建设费，种子库每年的维护
费用还需要10万至20万美元。

种子库南门

种子库长达120米的隧道

即将“入库”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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